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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苏 花 开
■ 张泽荣

乡愁大理

萌叶催春
■ 张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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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流苏起白浪，人间四月雪生
香。进入四月，春更深了，鹤
庆西龙潭畔的流苏花也如期

盛开了。
提及流苏花，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

样的场景，西龙潭畔，鹤阳寺前，古树林
里，几株百年流苏花高大苍劲，洁白无
瑕的流苏花开满枝头，层层叠叠、密密
匝匝，开得繁盛热烈，开得飘逸灵动，开
得如梦如幻。

记得许多年前第一次看见流苏花
的时候，那如春雪般的模样，那细碎素
净的花朵，那温情脉脉的姿态，那似有
似无的清香，瞬间便吸引了我，不由得
心头一颤，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心
想，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花呀，不经意间
地一望就让人惊讶、让人欢悦、让人赞
叹。一旁的同伴解释说，这是流苏树，
因花瓣细条状极像流苏饰品而得名，在
四月盛开时花朵清雅如雪，又叫“四月
雪”，象征着纯洁与高雅。流苏，连名字
都如此的诗情画意。从此，便深深地喜
欢上了流苏花。

初春里，百花盛装登场、争相开放，
姹紫嫣红、群芳斗艳，共同演奏出一曲
春天的乐章。而流苏花却避开了喧闹，
选择了笃定，呈现出淡泊安然，不紧不
慢、不急不躁，直到大多数春花凋谢，直
到属于自己的暮春时节来临，方才淡定
从容地绽放出最本真的花朵。人间四
月芳菲尽，流苏花开正当时。一树雪
白，几缕淡香，流苏树宛如穿着白纱裙
的女子，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以最朴
素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秀美，不禁让人
心生欢喜。或许，流苏花才是春天带来
的最美好的礼物。

流苏花先开花后长叶，花型优美、
如雪似玉，花姿轻灵，小巧可爱，浑身没
有一丝杂质，细长的花瓣如丝如缕向下
轻垂，像是精心编织的流苏，一片片、一
簇簇，洁净无尘，银装素裹，点缀着四

周，远望如披霜盖雪，近看清新飘逸，开
成一片白色的花海。不像牡丹一样雍
容华贵，没有玫瑰般绚丽多彩，更无樱
花那样娇艳欲滴，小家碧玉般的流苏花
挨挨挤挤、相互簇拥，成群结队聚合在
一起，显露出与生俱来的温婉细腻和柔
美优雅，离尘脱俗却不失浪漫，不施粉
黛而又诗意盎然，用独特的气质将春天
的韵味诠释得恰到好处。

流苏花独特的香味和花色相得益
彰，春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散发出一
股淡淡的幽香，隐隐约约、淡雅清新，比
蔷薇稍加典雅，比桂花清淡几许，不浓
烈也不张扬，不甜腻更不缠绵，和着清
风飘然而至，刹那间便沁入鼻尖、沁人
心脾，柔柔的、润润的香气直抵心灵深
处，甜蜜怡人、温暖人心，盈盈花香像是
在传递着春天的美好，袅袅余味让记忆
增添了几许抹不去的气息。

西龙潭畔的古树林被流苏花所覆
盖，白色的花海与红墙黛瓦的鹤阳寺
交相辉映，虬枝遒劲的古树，如云似
雪的花朵，流连忘返的游人，构成了
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有一种岁月静
好的感觉。漫步流苏花下，和许多朋
友不期而遇，有的带着孩子玩耍，有
的 携 手 爱 人 同 行 ，有 的 陪 伴 父 母 散
心，用最真心的言语、最真挚的表现、
最真切的情感，在流苏花下享受着浓
浓的亲情和爱情。花知我意，我懂花
情。说起前来观赏流苏花的缘由，大
家的想法出奇一致，在周末，在这人
间最美四月天，与流苏花来一场浪漫
邂逅，把节奏放慢下来，慢慢走，慢慢
看，慢慢欣赏，慢慢爱恋，以优雅从容的
姿态对面生活，在流淌的时光里静享快
乐和幸福。

回到家，把拍下的流苏花照片一张
一张欣赏了一遍，看着手机里保存着的
美景，想起走过的寻常日子，内心就像
流苏花一样，自然、纯粹，简单、素净。

春，沘江边两岸的柳树，已然凭
借着敏锐的感知，率先捕捉到春
天的丝丝讯息。那细长的柳枝，

在春雷的轰鸣中惊醒、在春风的吹拂中
悠然摇曳，恰似绿衣仙子舞动的衣袖，灵
动飘逸，轻柔曼妙，仿佛在为即将登场的
春天，提前献上一支优美的序曲。

凑近细细端详，便能瞧见那一个个
嫩绿的叶芽儿，正从褐色的枝条间，仿佛
新生婴儿般，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睁开
双眼。它们对这个新奇的世界，满怀着
懵懂与好奇，带着一抹怯生生的娇态，却
又在骨子里蕴含着无尽的蓬勃生机。这
些叶芽宛如星星之火，为已然沉睡一冬
的沘江两岸，悄然添上第一抹清新而明
亮的绿意，恰似一双温柔的小手，轻轻唤
醒了大地母亲沉睡的甜梦。

不远处的公园，玉兰花以其高雅出
尘的姿态，独霸枝头，在早春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令人们为之惊艳、为之感
叹！繁华终有落幕时，此刻，枝头已然
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绿叶。这些绿芽
绿叶恰似生命的接力棒，在时光的长
河中继续书写。在阳光温柔的照耀
下，它们奋力舒展着身姿，那嫩绿的色
泽，宛如被春天这位丹青妙手精心调
绘，每一片幼叶都带着毛茸茸的质感，
为公园的景致，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温柔
与希望，仿佛是不经意间洒落的一抹

“春天的诗意”。
道路之畔，樱花与桃花刚刚结束了

它们短暂却如梦幻般绚烂的花期。那
如云似霞的花海，虽已渐渐在风中吹落
消散，宛如一场美丽的梦境，但接踵而

至的，却是满树翠绿翠绿的新叶。这些
新叶如同青春的舞者，在枝头迅速生
长，彼此交织缠绕，形成一片一片翠绿
的帷幕，为人们带来全新的视觉盛宴。
樱花与桃树新生的叶片在春风的吹拂
下，悠悠作响，那声音，仿佛是它们为自
己的茁壮成长而欢呼、在加油、在鼓劲，
又好似在为春天倾情演奏一曲欢快的

“生命乐章”。
无论是沘江边婀娜的柳树，还是公

园里承载传承故事的玉兰花树，再或是
道路旁边见证绚丽与新生的樱花和桃
树，这些新叶，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宛
如奏响的生命号角，宣告着春天的盛大
来临。它们是春天最忠诚的使者，怀揣
着生命的密码，缓缓拉开了序幕，是为万
物生长而演绎的一部“壮丽的乐章”。

在阳光慷慨而无私的照耀下，每一
片叶片都闪烁着生命独有的光泽，嫩绿、
浅绿、深绿相互交织，层次分明，宛如大
自然这位“顶级画家”画笔下最为得意的
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
美丽的画卷。

凝视着这一片片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的景象，让人不禁涌起一股对生命的
敬畏与感动。每一片新叶，都如同一个
小小的希望之舟，承载着对新一年的憧
憬与期待。它们在春风的轻抚中茁壮成
长，在春雨的润泽下愈发葱茏，在阳光的
照耀下奋力舒展，只为在这个充满美好
与希望的季节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独一
无二的璀璨光彩，共同绘就一幅生命的
壮美画卷。

时李桂科想，如果真有地狱，这
就是地狱的样子吗？

虽然培训时看过很多麻风
病人的照片，但是面对眼前的情景，他
还是感到身体在微微颤抖。

看了半晌，他才低声说：“麻风病
人的样子，真的可怕啊！”

丁文先股长说：“没事，凡事有个
过程。他们都是人，凡是人，都生而平
等。比起我们，他们更需要救治，更需
要关爱！”

李桂科淌下了眼泪：“人生真是不
易啊！上苍为什么要让他们忍受病痛
的折磨呢？”

“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就
会有病，只不过发病机理不同。但麻
风病，真是人间的噩梦。”丁文先也摇
了摇头。

站在一旁的黄升东医生说：“以前
我们都是病人管病人，现在你们这些
新生力量来，山石屏的病人治愈大有
希望。”

黄升东是昆明金马疗养院治愈的
康复者。1981年之前，他是医生，在此
管理着一百八十一名病人。

丁文先说：“黄医生，在山石屏，
你劳苦功高。以后你还是要帮忙管
起来。治疗的事，你还要做好传、帮、
带，让这些年轻医生多干，让他们尽
快成长。”

“丁医生，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您
就吩咐。”黄升东搓着手说。

那天，丁文先带着李桂科他们开
始对疗养院进行调查整顿，对一百八
十一人进行体格检查，建立病历档

案。此后，进入规范化治疗。
有个病人已年过六旬，在门前支

了个小马扎，弓着腰，在那儿晒太阳。
李桂科走过去，打开药箱帮他检查小
腿上的溃疡。他用钳子一扒，皮肉发
黑发紫，一扒就稀烂，有些白色的东西
在里边蠕动。李桂科用镊子夹出来，
竟是肥胖的蛆虫。麻风病人皮肤已没
有知觉，甚至连蛆虫在里边都感觉不
到痛痒。

看着眼前蠕动的蛆虫，李桂科胃
里不禁翻江倒海。他急忙跑出去，找
了个无人的地方“哇哇”大吐，把苦胆
水都吐出来，感觉把胃肠都翻出来才
作罢。他的眼泪止不住唰唰地顺着脸
颊淌下。

吐完，仍旧得回去处理伤口。李
桂科忍住呕吐问老人：“大爹，你伤口
里都生蛆了，你不晓得嘎？”

老人抬起头，歪斜着眼睛说：“像
我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死了，反比
活着好。我巴不得赶紧死去，伤口烂
不烂都管不着了！”

李桂科心里发紧。老人身体还
没死去，但已心如死灰。身为医生，
不仅要医病人的身体，更要医他们的
心啊！

“大爹，您放心。我们肯定能治好
您的病，您还要安享晚年呢！”李桂科说。

老人说：“也只有你们，共产党派
来的医生来看看我们。自古以来，得
了麻风病，就没有治好的。村里要我
们走，老婆和我离婚，娃娃嫌弃我们。
你说，这活着又有球意思？”

“大爹您别这么说，等你的病治

好，我们就去您老家和村
上说，让娃娃把您接回
去！”

李桂科满脸是泪，他
真想找个地方号啕大哭。

那天，当李桂科和同
行的几位医生离开麻风
院时，那些麻风病患者眼
巴巴地望着他们，那种目
光里，有疼痛、有乞求、有
不舍、有希望，有着太多
的内容。

老人拄着拐杖将李桂
科送上渡船。他的眼里流
出了泪水，他问：“李医生，
你们还会再来吗？”

“大爹，明天早上我们
再来！”李桂科说。

“你可不能哄我，明天还要来嘎！”
老人哽咽着说。

丁文先说：“我们明天又来，莫哭，
莫哭，你的病肯定能治好！回吧，回
吧！”

李桂科突然跳下船，搀扶着老人
转回麻风院。看老人坐下，才又折回
渡船上。

“不错，你这小伙子心善！”丁文先
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那天晚上，李桂科吃不下饭，喝不
了水。想起腐肉里的蛆虫他就胃翻，
想起老人的神情他就心痛。

住在茄叶村的庄房里，他睁着眼
盯着楼楞上的蜘蛛网，直至天明。

天亮后，他们又挎着药箱，走在通
往山石屏的小路上，这截路有五公里。

洱源县的麻风防治医生，除了李
桂科之外，还有丁文先、张开武、杨德
昌、严云昌、朱占山、胡正清、许玉梅、
王汉喜、杨云虎等人，他们或长或短，
都为洱源县的麻风防治付出辛劳。在
采访李桂科医生的过程中，他多次提
起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并要求在写
作过程中，要提及这些同事的业绩。
其中朱占山医生于2015年7月31日去
世，丁文先医生也已于2021年去世，遗
憾未能采访。其余大多麻风防治医
生，都作了交流。

尽管夏日的羽翼里

还藏着一枚枚青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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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那只白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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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龄先生的小屋

风

初 那

从
洱
海
民
居
中
走
出
的
恋
人

选
择
以
洱
海
苍
山
为
背
景
来
谈
一
场
恋
爱

他
们
拖
着
行
李
箱
在
一
个
黄
昏

看
见
了
洱
海
边
的
白
墙
青
瓦
和
照
壁

来
一
场
恋
爱
吧
，从
很
远
的
镜
头
下

他
们
乘
高
铁
的
速
度
，还
来
不
及

看
北
方
平
原
上
的
玉
米
秆
笔
直
地
上
升

就
已
经
来
到
了
大
理
。
走
出
高
铁
站

风
来
了
，洱
海
边
的
风

带
着
水
草
和
红
嘴
鸥
，还
有
骨
顶
鸡

灰
鹤
们
的
羽
毛
，擦
着
耳
朵

像
是
在
唱
歌
，又
像
是
带
你
去
寻
找

某
些
恋
人
的
元
素
。
男
女
是
一
双
翅
膀

是
另
一
双
飞
翔
在
苞
谷
荞
麦
地
上
空
的

翡
翠
色
翅
膀
。
此
刻
，我
途
经
风
的
洱
海

我
途
经
许
多
古
老
的
驿
站
，拴
马
的
石
头

忽
必
烈
征
伐
的
大
理
国
。
我
途
经
处

有
一
群
中
年
男
子
正
冬
泳
洱
海

我
途
经
处
，是
一
对
男
女
住
进
去
的
客
栈

那
女
子
，散
发
出
热
烈
的
气
息

那
男
子
，站
在
客
栈
门
口
仿
佛

追
忆
梦
中
的
马
蹄
声
。
女
子
走
出
来

他
们
手
牵
手
一
起
走
，这
是
恋
人
的
场
景

如
果
我
还
年
轻
，我
幻
想
着

我
会
在
潜
意
识
中
飞
行

在
火
里
熔
炼
成
蓝
色
，是
的
，往
苍
山
走
吧

世
界
需
要
孤
勇
者
去
征
服
自
己
荒
漠
般
的
浩
瀚

蝉 蜕 一单

树影梳理清秋暮色

三两笔着墨

勾勒

宋词里的温婉

寒蝉声

跃然纸上

胸腔藏着整座鼓楼

年轮在木纹中一圈圈晕开

而所有喧哗都沉入泥土

那些透明的蝉蜕

正在枝头凝成

残卷古籍里的句读

窗台上新绿的青苔

与苍山连成一片

朦胧的雾霭

让我看不清

是哪个山坳里早已生出了蘑菇

于是我勾起身子

却猛然发现

大街小巷里

到处开出了蘑菇

它们在雨丝中欢快地跳舞

趴在桌上小憩

窗台的雨滴

滴答声把我叫醒

你看窗外

玫瑰开得那么娇艳

红灯下的汽车

在她情话中

羞红了脸

雨中大理 王子文


